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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似水年华

清华园的点滴回忆

清华园第⼀一天

1988 年 8 月底或 9 月初某一天Ǆਏ

༹Ԓ้ڟक़ᅙঢ়ऻփዿକǅ，经过将

近 30 个小时的火车旅行，又坐了从北

京站到清华园的大巴，我终于抵达清

华。这次长途旅行是我人生第一次真

正的长途旅行，也是第一次坐火车，

第一次出四川，所以印象深刻。但更

深刻的是，从清华接待站到 23 号楼的

这短短一公里左右的旅程。接新生的

学长骑着三轮车飞快地带着我和行李

奔向 23 号楼，却由于手潮，在老图书

馆附近漂移失败，河边翻车，差一点

就将我和行李直接翻到河里，造成重

大生命财产损失。即使如此，我还是

胳膊、手等多处受皮外伤。学长们自

己也吓得够呛，普通话也说不利索的

我也是故作坚强地表示没事，其实心

里还是非常生气和委屈的，也很有点

担心不吉利，怎么进了清华就翻车啊？

这个情绪和担心过了好几天才缓过来。

北北⽅方饭菜

话说在清华的第一顿饭，不是在

14 食堂，而是由第一天认识的李晋扬

同学带我去了再往东面的 11 食堂Ǆ๋

༗Պࡽထྭுᆶऻٱǅ。这顿饭我至

今难以忘怀。看着和颜色鲜艳、辣味

十足的川菜截然不同的、白花花的、

叫不出名的北方菜，我胡乱要了两份

Ǆၟࡻ๟चࢅࠩࣜڒฏ൏ጱǅ，却发

现口味和川菜如此不同，完全没有辣

味，实在无法下咽，最后基本是完全

倒掉了！后来发现在北方，原来什么

都可以拿来炒鸡蛋，之前我还真的不

知道黄瓜还可以炒鸡蛋！ 25 年后的今

天，我已经完全接受了北方饭菜，反

倒是回四川时，发现自己吃不了辣了，

还得专门嘱咐我爸妈，做菜少辣或者

干脆不辣最好。

从食堂出来后根本分不出东西南

北。由于普通话太差，不好意思开口

问别人，我花了快半个小时才找回 23

号楼。

学号

我的学号是 880123，感觉非常顺

的一个数字，从一上清华对这个就很

满意。

普通话

刚到北京时，我的普通话相当的

烂，连川普也称不上，很自卑。本以

为自己的普通话肯定是班里最差的，

报到当天晚上王志浩老师组织大家在

23 号楼中厅自我介绍，听到像王勃、

吕明翔等南方同学的发言之后，才知

道原来还有比我更差的，顿时感觉好

了起来。

⾃自⾏行行⻋车

清华求学五年的日子，肯定是离

不开自行车的。就像李芳同学所讲，

来自四川山区的我刚到北京时不会骑

自行车。于是只好勤学苦练，记得有

一次练车时直接撞到二校门旁边的花

坛上，被纳新等同学看到，觉得相当

没有面子。不过很快倒也学会。五年

间换了多少辆车已经记不住了，都是

各种二手车，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

修车其实也很简单，基本靠脚踹，一

踹就好，就能再坚持一段时间。到后

来还学会了骑一辆车，带一辆车，技

艺精进。后来有一次中秋节还和大家

一起骑到了卢沟桥。当然骑车也摔过，

尤其在冬天。有一次从三教出来，地

面结冰，不小心横着就摔了出去，得

有十来米远，万幸没有受伤。

卧谈会

202 的卧谈会，我和纳新、天学

是主力，尤以我和天学为主。李晋扬

出身军人家庭，睡觉姿势仰面朝天，

从一上床能够一动不动一直保持到天

亮，全宿舍都惊为天人。但晋扬睡觉

呼噜甚重。为此我和天学在卧谈会上

曾经共同创作打油诗一首：“202 门开，

火车开出来。问他去哪里，他说去新

斋……”此诗很长，后面还有很多，

可惜忘记了。不知天学是否还记得？

军事课

第一年的选修课好像是军事，教

课的老师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

但是名字忘了。记得是在主楼后面的

圆形大教室上课，选她课的同学相当

的多。现在想来，那么青春靓丽的女

老师，讲着残酷的战争历史和故事，

的确很吸引同学们的眼光。有一次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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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新还获得机会上台和她互动，下来

之后很是开心。

制图课

制图课的印象主要就是老曹老师

了Ǆထྭ࿢ுᆶऻٱ໱ڦႡǈఁ๟੝

ۨྮକǅ。他对削铅笔水平要求之认

真乃至苛刻，让我现在还经常和朋友、

家人提起。制图课主要在清华学堂制

图教室里进行。现在还能回忆起走在

清华学堂的走廊里，历史悠久的木地

板发出特有的“吱吱嘎嘎”的声音。

德语课

德语是我的二外选修课，老师是

师母权老师。师母对我们结 81 的同学

都特别关心，我们似乎也都非常认真地

在学习。我本人虽然不会发小舌音，但

学得还算不错。学年结束时全校德语

竞赛，我还得了一个第三名，拿到 150

元奖金。在那个时候，的确是一笔不小

的数额了。可惜现在我已经都忘了。

体育课

体育一向是我的弱项，但在清华

几年进步不小，毕竟要争取为祖国健康

地工作 50 年嘛。我还选修了排球、武

术等课程。有一段时间，我和纳新、

蒋灿明同学一起练习太极拳，每到晚

上就在十食堂西边的小树林里修炼。

虽然动作不大，但是即使是在冬天，

一套拳练下来，也是觉得浑身温暖。

后来大四之后不上体育课了，但是每

年会有测验。长跑之类的耐力型项目

是我的长项，但引体向上之类则是我的

短项。而对于李晋扬，情况则是相反。

我会安排专业替考，保证我们顺利通过。

⼩小学期

清华独特的小学期，是其他学校

没有的。经常我们放假，

其他学校都还没有放。

而我们要回北京开始小

学期了，别的学校刚刚

开始放假。记得有一个

小学期，我们是在新水

的四楼或是五楼做设计、

制图。天气热的，胳膊

上的汗水都将图纸浸湿

了。但是即使是这样的

天气，也抵挡不住我们

同学自娱自乐的心！一

个最惊心动魄的节目就

是没有任何防护，从新

水的一个窗户出去，冒

着随时可能掉下楼去的

危险，再从另外的一个

窗户进来。现在看来，的确是有吃饱

了撑的没事干的嫌疑，估计现在没有

任何一个同学还敢如此冒险了。

看录像

每周六晚上在一教看很长时间的

电视是必修课，和今天电影院里看大

片一样。那时很早要去占位，在等待

录像开始之前，打扑克者有之，看书

者有之，做作业者有之，聊天者有之，

集市一般，煞是热闹！到后来我和天

学经常不满足于学校的录像，开始游

走于海淀、五道口一带的录像厅。按

今天的话讲，我们那会儿是录像达人

了。 

毕业设计

我和李晋扬毕业设计的指导老师

都是杨德麟老师，跟着她开发自动测

量绘图软件Ǆ้࣏ړ๟ᅃ߲ႎ႗۫ڦ

ဇǈᆶܠ࢔ට࣏๟ਥڥ኱থᆩԴሞ཮

ӱฉࣼ཮߸ेၳߛǅ。毕业答辩时，

有老师质疑自动测绘软件系统的必要

性和前景，我怎么解释也难以说服那

位老师。这时杨老师挺身而出，为我

辩解，后来答辩顺利通过。20 年后的

今天看来，杨老师那会儿的判断是领

先于时代的。现在进行测绘，估计都

是使用测绘软件，再也没有手绘的了。

去年 9 月再次见到杨老师，变化不大，

还要请我和晋扬吃饭。晋扬和我说要

抽时间去看看杨老师，可惜到目前也

没有安排成行。

送别

同学们离开时，大家都到北京站

送行。很多同学都哭了。开始时，送

走一个一个的同学，我还是努力控制

得很好，很淡定，直到王勃离开时，

不知为什么眼泪突然不可抑制地掉了

下来。五年来结 81 兄弟姐妹的点点滴

滴浮现在眼前。五年的日子过得很快，

大一报到第一天的自我介绍会似乎还

在昨天，但眨眼之间，就又各奔东西。

大学毕业，我们走向社会，真的是长

大了。

毕业典礼后和张孝文校长、方惠坚书记、何东昌前校长合影


